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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小的灰烬里再生的玫瑰
——读杨方新书《澳大利亚舅舅》

□阿华

融媒记者 马忆玲 整理

《命运》
继畅销数百万册的非虚构作品《皮

囊》之后，暌违多年，蔡崇达携长篇小说新

作《命运》归来。他说，希望把这本书献给

想要改变命运的你：“只要活下去，命运终

是赢不了我们的。”

《皮囊》里有句名言：“皮囊是拿来用

的，不是拿来伺候的。”正是出自书中主人

公——阿太之口。《命运》以99岁的阿太的

五段回忆为主线，分成“层层浪”“海上土”

“田里花”“厕中佛”“天顶孔”五个章节，串

联起福建闽南沿海小镇几代人的人生故

事、命运选择与时代浮沉，解答了人们不

得不直面的一个个人生命题。

评论家称其为直面本质、直抵人心的

惊喜之作。蔡崇达的作品大都是基于当

地的民间传统，他用细腻入微的笔触，让

那些动人而凄美的形象熠熠生辉，透露出

对至亲之人的深深敬意与爱意。通过阅

读，读者如同经历一次远行——向着我们

的根、我们精神上的故乡和远方。

一经出版，《悠悠岁月》就获得了法国

的“杜拉斯文学大奖”。

它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自传，而是

采用“无人称自传”写法，透过作者自身的

经历唤起法国人的“集体记忆”，反映时代

的演变和世界的进程，从而引发读者内心

的强烈共鸣。

小说中看似不经意提到的商品、歌曲

等，其实都是作者埃尔诺精心选择、被大众

所共同关注的题材。大到靠前风云，小到

饮食服装、家庭聚会，乃至个人隐私⋯⋯在

这本书里，总能看到简洁生动的描述。由于

小说的时间跨度长达60年，所以无论什么

年龄段的读者，都能从中找到自己熟悉的

内容和清晰的记忆。

书中还提到了种种社会现象，例如家

庭中的代沟、地铁里的拥挤，商店里琳琅

满目的新产品等。对于这些我们曾经或

正在经历的现实场景，相信不光光是法国

人，即使是中国读者也会倍感亲切。

《悠悠岁月》

当我坐在电脑前，寻找着一种

进入写小说方式的时候，我是焦虑

的，因为我知道我还没有找到那个

将小说进行下去的一个调子。

调子定得好，才能写下去。这

应该是写小说的基本常识吧。

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写：

“许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良

诺·布恩地亚上校将会回想起，他父

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的下

午。”是一种定调；加缪在《局外人》

写：“今天，妈妈死了。也许是昨天，

我不知道。”是一种定调；里尔克在

小说《马尔特手记》里写：“虽然，人

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活着，我倒宁愿

认为，他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死。”这

也是一种定调。

写 作 、唱 歌 、画 画 ，都 需 要 定

调。这个调子，可能是一种色彩基

调，也可能是一种气氛，当然，也有

可能是说话的语调，叙述的方式。

而一篇小说的第一段或是第一句话

就会把整篇文章的调子定下来。一

旦找到了这个调子，写作就会很顺

利地进行下去。

显然，杨方是深谙这个秘密的

人。

在《天 鹅 来 到 英 塔 木》的 开

头，杨方这样写道：“父亲去世后，

我经常长时间地待在二十九楼的

落 地 窗 前 。 某 个 傍 晚 ，云 霞 似 一

群 火 烈 鸟 铺 天 盖 地 挤 满 了 天 空 ，

看 上 去 像 创 世 纪 的 第 一 天 ，也 像

世界末日。”

《澳大利亚舅舅》的开头是这样

的：“一九七九年冬天，我们的妈苏

梅兰女士裹着一股西伯利亚寒流，

鼻尖红红地推开家门，告诉我们一

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大舅舅一家要

移民到澳大利亚去了。”

在《城南哀歌》中，杨方这样写

道：“三十年前，十八岁的怀珠在母

亲的汤药里加了一勺老鼠药，毒死

了母亲，怀珠被判死刑。行刑的那

一天，一辆破卡车载着她经过城南

往麻竹岭驶去。”

如果小说的调子有颜色的话，

那么杨方小说的调子一定是忧郁

的蓝色。在没有读杨方的创作谈

《蓝色呼愁》之前，我就有这样一种

感 觉 。 后 来 ，我 读 到 了 她 的 这 一

段：这呼愁不是一个人的，它隐藏

在人流中，隐藏在这个城市的每一

条居民街，它飘荡在我的小说里，它

是蓝色的。

我记得那一年，杨方把刚写完

的《苏梅的窗子》发给我看。这篇

以意外死亡起笔的小说，带着哀伤

的 气 息 ，一 下 子 击 中 了 我 。 交 流

中，杨方说出了她写这篇小说的起

因，说到了她意外离世的大姐。那

时 ，我 也 正 经 历 着 失 去 亲 人 的 伤

痛，所以在杨方的文字中，我能感

受到她的那种无法叙述与常人的

疼痛、无助。

但杨方是写作中的高手，她知

道怎样将生活转化成小说，怎样赋

予一个故事驳杂但又清晰的纹路。

所以，她呈现给我们的《苏梅的窗

子》就像是一个人性的万花筒。她

给我们留下的感受，已经超越了故

事本身。

在写作中，需要一种异质感。

不论什么样的文字，都要追求与众

不同的东西，只要摆脱了庸常的语

言，就会显示你是独特的这一个。

而杨方呈现给我们的，也正是这种

异质感，无论是语言，还是故事。

西部边疆，是辽远而又奇特的

地方。那里有不同于内陆的粗粝广

阔、金戈铁马、快意恩仇，也有着不

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对于在这片

土地上生活过的杨方来说，青稞酒、

塔尔寺、玉门关、斯大林街、伊犁河

水、莫合烟、酥油灯、牧羊人、康巴汉

子、雪莲、骏马⋯⋯这所有的一切，

都已经内化到了杨方的骨骼和血液

当中，这也是构成杨方文学世界观

的基础。

杨方是爱这片土地的，即使它

孤寂荒凉、灰头土脸，即使它存在

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杨方对它的爱

都是不容置疑的。现在的杨方虽

然生活在小桥流水、梧桐细雨的南

方，但她的乡愁依然是长河落日、

大漠孤烟的乡愁，那内在的、骨子里

的、宿命的乡愁，是辽远的、疼痛的、

尖锐的。

有人说，杨方的诗是天山山顶

上的千年积雪，泛出耀眼的银白色

闪光。她的诗就是逆向而流的伊犁

河，穿过大漠孤烟也穿过千里戈壁，

不时地泛起的夺人心魄的漩涡。而

她的小说同样是这样，她文字中的

那些生长、凋落、曲折，那些求索、回

归、解决都很真实，向美、柔韧、永不

断绝。

语言的秘密不仅仅是语言，深层

的语言会触及更加深层的故事。读

杨方的作品，有一种莫名的隐痛感，

以及一种渗透到骨子里的伤感和悲

情。这些大概都来自杨方对事物背

后那命运之神的洞见，来自她永远无

法割裂的乡愁。

作为一个读者，我们总希望看到

故事的结局才能安心，仿佛只有那

样，琥珀才能包裹住蝴蝶最生动的蹁

跹，无论是热爱还是仇恨，无论是圆

满还是悲伤。但你能说《澳大利亚舅

舅》中，八舅舅的死去就是一个故事

的结束？不是的。《西域毒草大全》还

没有找到它的主人，胡桃还没有找到

真正的爱情。

在杨方的小说里，我读到的还

有折子戏一样的余音袅袅。这个不

只是指《断桥》中的《断桥》唱段，而

是她所有的小说中都带着这样的余

音，肃静又清幽。杨方所有的故事，

都紧锣密鼓，荡气回肠，像是悠悠人

世的开端，而不是结束。所以，人间

的大幕才刚刚拉开，我们走过的也

不是世界的尽头。

杨方的身上有一种美，就是耐

看。每次看见，每次都觉得少而珍

贵。那里面有深层的相信与自信，

有一往情深的善意，有不知不觉的

忠实。杨方的身上还有一种安静的

力量，虽然她热闹起来更像是个调

皮的孩子。杨方身上的那种安静像

是山林里的静水，清冽肃穆，所以她

的小说写得安静，读她的小说也需

要一颗安静的心。

杨方给我的印象是简单、淳朴、

善良，才华横溢、谦虚平和，说起话来

慢条斯理，对生活充满了热爱，有一

颗童真的心。那一年在北京，她送

我一个玩偶挂件和两个棒棒糖，并

对 我 说 ，你 要 永 远 有 一 颗 六 岁 的

心。杨方说，我愿你永远像个孩子，

永远热气腾腾地生活。

感谢她的爱意。这些年，我总

是从朋友身上获取力量。我储存

着她们的善良、可爱、温柔，逐渐变

得勇敢、坚强。

人拿出多少热情在作品里，那

种温度是可见的。正如杨方在《苏

梅的窗子》的创作谈中所说：我无法

从具体的人物和细节中跳出来，我

的故事总是被原本事件的走向牵着

鼻 子 走 ，就 连 悲 伤 都 是 现 实 主 义

的。我没有办法增加一分或减少一

毫⋯⋯《澳大利亚舅舅》这本小说

集，是杨方的生活史，也是思想史，

更是她的灵魂标本。

在网上，曾看到一个编辑说过

这样的一段话：一篇好的小说，即

便它描写的生活充满了失败和落

魄、破碎与心碎，可是它所透露出

的心灵质地，精神密度，情感的光

辉，犹如阳光透过枝叶婆娑的大树

折射出来的斑驳光影，令人沉醉。

沉 醉 到 与 小 说 世 界 里 的 紧 张、光

亮、柔软与湿度比起来，现实中的

成功与富贵都显得平庸乏味，不值

一提。

这是多么深刻的感悟！读杨方

的小说我也有这样的感觉，但我说

不出编辑这样的话。在这里，我想

借来一用。

在《澳大利亚舅舅》这部小说

中，八舅舅最后死了，这不是一个光

明的结尾。可是，生活就一定会有

一个光明的结尾吗？生活其实充满

了很多的惆怅和遗憾，有谁的一生

是圆满的？就像杨方在小说中写

道：我想到，去了澳大利亚，总该去

看一下澳大利亚的几个舅舅，已经

有一半的舅舅住进了坟墓。当初去

澳大利亚的时候，有一半的舅舅还

没有结婚。

时 间 无 涯 的 荒 野 里 ，我 们 迈

出 的 每 一 步 ，都 没 有 归 途 。 我 们

每一个都终将是带着缺憾独自行

走的人。

读完杨方的《澳大利亚舅舅》小

说集，我想说说我的感受。

博尔赫斯有一首诗歌名为《玫

瑰》：通过炼金术从细小的灰烬里

再生的玫瑰，波斯人和亚里士多德

的玫瑰，那永远独一无二的，永远

是玫瑰中的玫瑰。杨方的小说也

是这样的一朵玫瑰，从细小的灰烬

里再生的玫瑰，有着洗尽铅华之后

的耀眼。

从细小的灰烬里再生的玫瑰，

永远是玫瑰中的玫瑰。这是一种炼

金术，杨方懂得，这无限的存在。


